
我的真實故事  
     朱明妍 

 

  在我們生活中，有時候發生一些不能理解的情況，當時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，也許過了

好幾天，甚至好幾年，你才突然明白是怎麼回事。我曾經有這種經歷，它發生在我和家人

身上，我恍然大悟，喔！原來是我先生的禱告，產生了不可思議的力量及美好的結果。 

 

  2008 年十二月中旬，我接到台北大姐的來電，她說，我們八十九歲老爸爸，上面吐血

下面拉血，住進台北的榮民總醫院，檢查結果是胃癌末期。我和先生回去時爸爸還認得我

們，他已瘦得皮包骨，但臉上沒有一點病容。媽媽和家人告訴我說，當醫生給他輸了五袋

血之後，有一次白天他聽到有一群人在他房門口唱聖歌，他說：[好好聽，好美！好美！]

於是他從床上爬起來，想要去開門。他問：[是不是媽媽的朋友來了？快快去請進來。]媽

媽回答說：[沒有人啊。]我爸耳朵聾，平常我們跟他講話，他根本就聽不見，不知那天為

何只有他一人聽到聖歌，而別人都沒有聽見。在他住院期間，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生病，也

不感覺到癌症末期的痛苦，因為他常問姐姐和我，[為什麼我要住這裡？]他自己能翻身，

每次見到我們兄弟姐妹去看他，他就好高興，他會說：[喔！我福氣好喔！我好福氣喔！]

這是他在醫院常說的一句話，也是最後遺言。我和我家人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他在住院的

三個月中，他所呈現出來的，是那麼的平靜、那麼的安詳、又那麼的滿足。我們都知道、

也看到我先生每次去醫院，他會先去看爸爸，然後到樓上小教堂或祈禱室，長跪不起，嘴

裡嘰哩咕嚕，不知他唸些什麼，我也聽不懂。三月四日爸爸去逝，媽媽交待，捨掉傳統的

佛教儀式，改採天主教儀式，喪禮那天，禮堂裡充滿了鮮花及詩歌。 

 

  因為爸爸生病，所以先生和我回台，也就順便做個身體檢查，結果報告出來，我先生胃

裡不知何時早已長了一個五公分像乒乓球那麼大的腫瘤。因正好要過年，所以手術就安排

在過完年，二月七日在中心診所。那天，他從手術房被推出來時，我見他麻藥未退，臉上

掙扎的表情，似乎蠻痛苦的。醫生說他有一點點發燒，那是手術後正常反應，不要緊，但

他年已過七十，就要特別當心，不可發高燒；注意他鼻胃管，不可逆流，那會得肺炎；注

意點滴、導尿管，如果不通，要找護士小姐來看看；他腹部上的傷口，還有左腹部開了個

小口，掛了個出血水袋子，如果有問題，滿了或漏了，要隨時通知樓上開刀房小姐來換藥

及紗布；不要忘了，等他醒了，一定要練習深呼吸。我就守在他床邊，盯著那些管子看。

心裡也同時想著，我那小女兒元月底在舊金山做腹部內視鏡手術，不知結果如何！她腸子

與子宮沾黏，腸子多處又與腹壁沾黏，裡面牽牽扯扯，經常造成她肚子痛。我看不見她，

又照顧不了她，很是憂心。又想到爸爸在榮民總醫院隨時會走，我那八十六歲老娘，在家

看不見爸爸，她就哭，到了醫院，看到爸爸她還是哭。現在我在中心診所陪我先生，不知

老娘一人在家，晚上睡覺害不害怕？又看到我先生躺在病床，他麻藥怎麼這麼久還醒不過

來？他的腫瘤化驗報告，不知是好、是壞？一個是我老爸、一個是我老公、一個是我女兒，

三件事發生在同一時段，全不是好事，又正好要過年，我也不敢去打擾我那些老朋友，於



是我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全身發軟，我緊張、害怕、孤獨又無助，也就不自覺地求：[老天

爺呀！上帝呀！拜託！拜託！求求你幫幫忙，不要讓他發燒，不要讓他得肺炎，他可是個

大好人，他是很有用處的，我還沒批准，你不可以把他帶走。等他好了，我會常常陪他上

教堂。謝謝！再見！]接著，我聽到帶著濃濃的鼻音說：[痛！好痛！]嚇我一跳，怎麼會

有這種回答？一看，喔！原來是我先生醒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趕緊去請護士小姐給他打了

止痛針。大概他太累了，也不痛了，很快地他又睡著了。這下我可睡不著了，我精神大振。

當他說[痛！很痛！]時，我突然回想起以前，同樣的醫院，同樣是二月份，1983 年，我

得肺炎，轉肋膜炎、肺積水，又不幸在醫院裡感染了Ｂ型肝炎，當時發高燒、咳嗽、呼吸

困難，我記得我連呼吸都痛，咽咽一息地躺在床上說不出話來。我先生的同事準備到醫院

來抬人，換另外一家醫院，但中心診所要我先生簽一份文件，只要出門，一切後果他們概

不負責。我先生左右為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就雙腿跪在我床邊，兩手放在我的身上，嘴裡

嘰哩咕嚕，也不知他唸些甚麼。突然從我嘴裡講出很清楚，很清楚的話來，[換醫生，換

醫生。]那時候那層樓護理長叫[葛宏文]，她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幫我安排了榮民總醫院一

位很有名的胸腔科大夫叫[星肇鐸]。很感謝他，他給我服了美國仙丹，也就是可體松，類

固醇之類的藥，救了我一命。我進醫院時，臉又瘦又尖，出院時，臉圓得快要像中秋節天

上的月亮一樣滿月。後來醫生跟我說，當時他有兩位病人，另一位住榮民總醫院，我倆同

樣病症、同樣年齡，很不幸她進了醫院就再也沒回家了，而她那可憐的小女兒，才剛滿月

就沒有媽媽了。而我呢？一天比一天好，帶著圓圓的臉，很有面子地回家了。 

 

  然後，我又想到 1978 那一年，我生小女兒。有一天，我先生公司經理請我們吃晚飯。

我先生開車，一不小心撞到馬路右邊，我腰一扭，糟糕！動不了了，痛得我大哭大叫，我

先生趕緊送我到附近的中山醫院。婦產科醫生陳福民說：[還好，不要緊，胎兒滿了七個

月就能活。]當天晚上他們就決定剖腹，我小女兒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。才過二天，她

發高燒，小兒科醫生怪婦產科不當心，剖腹產時讓她吸到羊水，婦產科說小兒科照顧不周，

喂奶時吐奶，然後由鼻腔吸入，造成吸入性肺炎。他們爭論的結果告訴我說：[妳抱不回

去了，她太小，還少了個肺。]其實她不是少個肺，而是因為她尚未成熟，肺葉還沒有擴

張。他們說：[就算妳抱回去，也會養不活，一個感冒，她就再見了。]當時我只會躺在床

上哭，我先生只會禱告。我先生要求醫院，請位神父到醫院為小女兒傅洗，他們不答應，

他們不允許外面的人進入嬰兒房無菌室去。於是我先生就自己洗刷乾淨，換上醫院預備好

的衣服，自己為小女兒施洗。當天晚上大約三點半左右，小護士輕輕地敲我房門說：[李

太太告訴妳一個好消息，妳女兒退燒囉！好奇怪喔！]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很高興，這有甚

麼好奇怪的呢？現在不燒，到了明天藥效過後不是又會燒起來嗎？燒燒停停、停停燒燒，

我們每個人生病，不是都這樣嗎？小護士說：[沒有耶！她太小了，我們沒給她打針，也

沒給她吃藥。]過了一天她沒燒，過了好多天她也沒燒。最後，我把她抱回家，養大了，

也胖了，一直到現在。 

 

  最後，我又回想到卅九年前我結婚時，採取天主教儀式，那時我根本不信神，我婆婆很

著急，她怕我不嫁給她兒子，就說：[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不信就不信嘛，現在時代不同了，

很簡單的，到了結婚那一天，神父要妳說甚麼，妳就說甚麼好了。]果然很簡單，到了那

一天，神父要我唸甚麼，我就唸甚麼，我就結婚了。結完婚後，我才發覺，哎呦！我上當



了，我婆婆因我不是教友，年紀輕，怕我會鬧離婚，所以她一有機會，就跟我傳教，講了

一大堆，我聽不懂，也不愛聽的大道理，那時我年紀輕，不懂事，心理只有一個念頭，

[嘿！嘿！這下子妳管不到我了吧！]現在想想，很是後悔，她用心良苦，為的是甚麼呀？

因為她喜歡我，因為她要我和她兒子長長久久在一起，不論在人間、或天上。 

 

  以上全是我真實的故事。要不是我老爸去年得重病，我和先生根本不會回台灣去，也就

不會做身體檢查；不做身體檢查，也就不會知道，我先生肚子裡早已長了癌腫瘤。感謝老

爸臨走之前，還不忘救我先生一命。要不是我先生住院開刀，我也不會回想到近卅年前的

往事。那時候我病好了，小ㄚ頭也好了，我想那可能是個巧合，或許是醫生誤診也說不定。

以後我日子過舒服了，也就慢慢地把這些事給忘了。現在想想，一切的一切，好像冥冥之

中，早已安排好。我才猛然覺醒，真的有神的存在，而且他早已降臨在我及家人身上。我

曾經對不起我婆婆，讓她失望，所以我要讓我先生親眼看到我受洗，我想那是他對我最大

的心願及期待。於是，去年六月我們回美，九月我就決定參加道理班，今年四月三日我領

洗了。阿肋路亞！ 

       
 


